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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佛教有顯、密宗之分，顯宗是釋迦牟佛所說的各種經典，主張弘法悟道；密宗則是毗盧遮那佛所傳的秘法，以真言密咒修持。

　　佛教源起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，釋迦牟尼佛本為王子，因見人不能免除生老病死的痛苦，遂出家探索人生真理，後於菩提樹

下悟道，開始為眾生說法。

　　在釋迦牟尼說法之時，並無顯宗及密宗之分。當時的印度，婆羅門教的勢力極大，他們重視人出生的階級，以咒術密法控制信

徒。釋迦牟尼佛認為這種方法是邪門外道，嚴格禁止門徒使用。釋迦牟尼佛入滅後，佛教漸為社會大眾所接受，婆羅門教也吸收了

佛教教義，形成了印度教。而很多印度教、婆羅門教教徒，也加入了佛教徒的行列。

　　以當時印度人民的文化水準而言，對釋迦牟尼佛深奧的大乘精義，確是很難接受。但是小乘佛法－－但求自我的福德功果，卻

深入人心，小乘又漸漸吸收了婆羅門教的咒術密法，以滿足大眾的通俗趣味，以及對神秘力量的好奇。由於這種做法與釋迦牟尼的

初意不符，在《長阿含經》中，曾明白宣示，反對邪魔外道的神通法術。

　　為自圓其說，那些將婆羅門咒語納入佛教的人士，遂提出釋迦牟尼是應身佛，另有法身佛毗盧遮那以密咒真言傳道，人修持後

「即身成佛」的理論。此派人士自稱密宗，以別於尊崇釋迦牟尼佛的顯宗。在公元七世紀左右，佛教在印度大盛，密宗成為主流。

　　密宗的主要經典是《大日經》，主張即事而真，即身成佛。另有《金剛頂經》詳述如何應用這些理論，指出人之淫、怒、痴、

狂等，都是達到真實的「方便法門」。他們主張「樂空雙運」，主張放縱肉慾，藉貪染供養以悟道。《金剛頂經》即言：「奇哉自

性淨，隨染欲自然，離欲清淨故，以染而調伏。」

　　有了肉慾的貪染，就有物質的需求，於是佛教與外道合流了。到了公元十一世紀，在波羅王朝末期，信奉伊斯蘭教的軍隊大舉

入侵，直斥佛教的荒謬。他們毀僧滅寺，佛教徒也紛紛改信伊斯蘭教或印度教，至十二世紀末，佛教便在印度絕跡了。

　　早在公元四七○年，顯宗的第二十八代傳人菩提達摩尊者，因見印度時機未到，便渡海來到中國，教外別傳，創立了最高乘禪
宗。

　　幾千年來，佛教宗派爭論不已，將釋迦牟尼佛的思想肆意扭曲。即令傳到了中國，由於傳入時間先後有別，翻譯的經典各異，

教義也有極大的分別。

　　釋迦牟尼是個智者，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，是看出人生與宇宙本體的「主觀」及「客觀」二元真實性。他認為，主觀、客觀二

元不可分離，分之為「空」，合之為「涅槃」。人只有在認識到主觀人生的「空乏」，能「覺」，然後「悟」及宇宙本體的客觀真

實時，人始得以進入涅槃，而回歸宇宙本體，是為「成佛」。

　　問題是當科學也處在萌芽的階段，連科學家本身都還是一群迷途的羔羊，更遑論普羅大眾。沒有科學的證據，是主觀也好，客

觀也罷，人人各見一觀，各執一詞，公公婆婆都有道理。

　　人本是一片空白的光碟，全靠感官與外界接觸，把刺激訊息保存下來，稱為「我」。換個角度說，在無限的空間、時間中，有

一個排列組合的變化，因果相循地連續作用下去。每當錄入及讀取光碟資料之際，讀寫頭上霎時的感覺，就是「我」。

　　「我」只是那種感覺，人卻以為那種感覺是「我」。人一旦進入這種「我」的循環中，就成為光碟系統的一種機能，也就是人

類社會的一部分。釋迦牟尼看到了這一點，也知道了全部時間、空間的排列組合，用今日的術語來說，就是主觀與客觀。釋迦牟尼

更瞭解當主觀個體把客觀真實隔絕在「我心」之外時，就會有痛苦煩惱。所以，他提出「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，屏障

既去，人與客觀即融合為一，可謂之佛。

　　不幸的是，人能用語言文字溝通，就把溝通視為理所當然。往往開口就說，認定別人一定會懂；張耳就聽，以為自己認定的一

定是真。實際上，語言文字只是智慧的載具，「懂」則是智慧所結的果實。人在未得智慧、沒有完全瞭解及掌握載具之前，根本不

可能「懂」，充其量是一知半解而已。

　　人人都有智慧，那是因為大自然花了幾十億年的時間，把智慧的結構一點一滴地設計在人體中。這個結構有如正三角形的金字

塔，頂角的能量最大，而該能量就建立在其下各層的位能之上。智慧是一個整體，頂角所聚集的能量，是金字塔全部位能的總和。

如果塔身的位能分散，智慧即相對地降低。

　　在釋迦牟尼說法之初，他力求將所悟及的智慧精義，用大家還未能充分掌握的語言闡述，結果信眾茫然了。為了接引那些時機

尚未成熟的眾生，釋迦牟尼便採用了一些「方便法門」，先使之覺，是為「小乘」。意指一種能量較小，但是使用起來比較方便順

手的交通工具，可以為一般人接受者。

　　大約不到十年的時間，當信眾水準提高後，釋迦牟尼就開始講授「大乘」，以接引能量較高的眾生。其中專講智慧，亦即梵文

的「般若」一事，竟達二十二年之久。儘管如此，釋迦牟尼不愧為人間智慧最高者，在大乘之上，還保留了一個「最高乘」，以之

為金字塔的頂尖，這不論從人類社會或智慧結構上看，都恰如其分。

　　眾生雖多在金字塔底，亦屬智慧的一部分，佛教也就形成了這種與客觀真實完全一致的各種宗派。

　　密宗是在公元八世紀，唐朝時傳入中國的，基於國情不同，密宗不談「樂空雙運」，改名真言宗。其實，因地利之便，密宗早

在五世紀就先傳入西藏，但卻未能普及。直到唐朝文成公主與西藏松贊干布聯姻，在拉薩修建了大昭寺、小昭寺，佛法由是大興。

　　松贊干布去世後，西藏內亂，印度密宗大師蓮華生受邀入藏「調伏群魔」，他以密教為主，加上一些顯教成分，以及本土本教

等，奠定了藏密的地位。

　　西藏密宗又分三派，歷史最久遠的為寧瑪派，因其喇嘛頭戴紅帽，故俗稱紅教或紅帽教。該派的教法共有九乘，聲聞、緣覺、

菩薩三乘，合稱「共三乘」，尊「化身佛釋迦牟尼」佛旨；另有作密、行密及瑜伽密合稱「外三乘」，為「報身佛金剛薩埵」所

說；另有大瑜伽密、無比瑜伽密、無上瑜伽密，稱「內三乘」，則是「法身佛普賢」所說。

　　其次為噶舉派，俗稱白教，頭戴白帽，苦修為其特色。

　　勢力較大的則是格魯派，僧侶多戴黃帽，俗稱黃教，是宗喀巴改革西藏各教派時所創立的。其教義嚴謹，修行人崇尚苦行，禁

止娶妻。宗教首領採取活佛轉世相承制，由達賴、班禪領導，分別駐錫在拉薩布達拉宮及扎什倫布寺。

　　十二世紀時，西藏黃教勢力大興，紅教便外流傳入四川藏區，在甘孜藏族的白玉縣，建了噶陀寺，及後迅速發展，最盛時擁有

信徒百餘萬人。

　　在二十世紀末期，有一喇嘛洛桑巴，因受漢傳佛教影響，配合時代的認知，決定回歸顯宗。同時徹底改革密宗的「內、外瑜伽

密」，摒除「雙修」理論。

　　但因藏人教育程度不高，反對勢力龐大。洛桑巴後於二○一○年對外宣稱，火星即為極樂世界，擬率全教信眾移民，再度引起軒
然大波。

　　二○二○年，火星移民計劃成熟，洛桑巴率信徒十萬，來此開墾，興建金頂寺。三十年的篳路藍縷，紅教在火星不僅奠定了不朽
的基業，而且與電腦當局水乳相融。這次趁著紀念盛會之便，洛桑巴有意向全世界弘揚佛法。

　　當初紅教提議移民火星之時，幾乎成為全世界的笑柄，而今紅教成功的典範，卻又成了眾矢之的。洛桑巴非常清楚當前的困

境，然而他又是矢在弦上，不發不行。



　　火星三十週年慶大會的主持人，是熔爐城人類議會的議長趙維森博士，唯因該議會非執行機構，沒有實權。而要舉辦一個如此

盛大的慶祝會，必須具備相當的人力與物力。電腦雖能提供各種服務，但是要辦得有聲有色，卻必須動員相當數量且有組織的人

員。

　　洛桑巴教主知道趙博士力有未逮，大會很可能流於形式，便主動出面。他建議藉著慶祝會，一方面為火星祈福，一方面為佛教

弘法。此事一舉數得，地球的人類議會自是樂觀其成，電腦當局也同意傾力襄助。

　　這次應邀前來的地球貴賓，除了人類議會議長的代表史德爾邁博士外，還有議員三人隨行。另外，美洲、拉丁美洲、歐洲、非

洲、大洋洲、亞洲等各自治區，亦各有代表。

　　火星各個移民城，如美國、蘇俄、日本區、歐洲區、印度區等代表，也共襄盛舉。

　　蒞臨盛會的宗教人士更是多不勝數，有天主教梵蒂岡及各教區的代表，基督教的侵信會、長老會及佈道會等，摩門教，伊斯蘭

教的遜尼派、什葉派、哈瓦利吉派等，佛教世界聯盟、佛教各宗，印度教，拜火教，真理教，一貫教，道教，巫教等各教代表。

　　此外，尚有各地慕名而來的觀光客等，全部約有千餘人與會。在這些人當中，也包括了人類自覺會的天秤座、巨蟹座、天蠍座

三位長老、席克人以及各種立場曖昧之人，魚龍混雜，各有居心。

　　從地球來的傳播媒體也為數驚人，他們多半早在一個月前，就來到火星，大肆報導火星上各種風土人情。在會場上，光是新聞

採訪人員就有八百多位。他們都備有雙向式的錄放影設備，在場中各處穿梭來回，爭取最佳鏡頭。

　　另外還有數十位專業的導播及影音技師，這裡有二十間導播室，他們各據一室，室內有一個超大螢幕，分割成七百六十八個小

螢幕。他們分別為各大通訊社，或者獨立作業的機構提供新聞，屬下的採訪人員把影像聲音傳送到這裡，經過剪輯，再由發射台傳

送到地球以及其他星球。

　　大會共有三天，第一天上午為慶祝大會，由九時到十二時。儀式完畢後，中午是筵開千桌的供佛法會，下午則開放金頂寺供各

界參觀，當晚在寺外德格林卡有煙火晚會。第二天安排各代表遊覽熔爐城各名勝奇景，第三天則是參觀火星其他移民基地。

　　僅在熔爐城中，就已動員各型飛雲梭兩百餘架，接待喇嘛八百人，義務招待五百人。第三日赴火星各地參觀，還要動員火星

梭，將數千名賓客，及時送到相隔幾達千里的各個移民區。到達各移民城後，其接待事宜，則由各城分別負責。

　　會場設在金頂寺南贍部州之大雄寶殿前，殿前是一個青草鋪地的廣場，可容千餘人。東、西及南三側，正面各配置了一列二十

多張、前後十數行鵝絨的套椅。頂上架著多層蟬翼般的天篷，篷下懸著由各種顏色酥油雕製的燈花，色彩鮮艷，形式古雅。正北面

為主台，僅設三十三個座位，顯然是主席與貴賓席。

　　會場週圍插有各色經幡，隨風飄舞。這些經幡的特色，在於其上有信徒們手抄各種文字的金剛經文。其中文形各異，有的莊嚴

殊勝，有的飄逸瀟灑，有的如龍走雲飛，有的又似清風明月，把整個會場點綴得有聲有色、氣象非凡。

　　場中有紅衣喇嘛百餘人，穿梭來往，井然有序。每當有嘉賓到臨，知賓的喇嘛先奉上哈達⑥，配以鮮花，再敬呈一杯香醇濃郁

的特製奶茶。然後再由專人陪送入座。

　　主台坐北朝南，左側東座設為外教賓客座；西座為友教及「熔爐城」賓客座；南座多為各界媒體，以及觀光客席位。

　　在主座前，左右各有一個高達丈餘的屏幕，是供現場來賓觀看，發言人都會出現在這個屏幕上。

　　在大門外，百餘級的漢白玉石階兩側，飄拂著滿山滿谷的幡幟。大門前有兩排樂僧，後排是各式鑼鼓鐃鈸磬鈴，前排為數十支

長短參差的喇叭，其中還有一支五公尺長，架在地上的「羅格當」（大喇叭）。清越之音，宛似天垂瓔珞，搖曳鏗鏘。而低沉之

聲，則如大地風移，在山谷中震盪徘徊。

　　半空中飛雲梭絡繹不絕，有如龍躍雲津，蜿蜒天際，蔚為奇觀。飛雲梭降落後，賓客即踏著鋪就的紅地毯，直達會場。

　　此山有三百公尺高，但至半山坡度漸緩，特闢為住宅區，由此綿延向東，約有數萬戶人家，概屬教徒所居。由半山牌樓開始，

到達金頂寺之山門，有石階兩百餘級，可拾級蹬階而上。石階旁還架有一條流水式的輸送道，供體力不足之信徒乘用。

　　九時一到，寺裡鐘聲響起，待十二響清越洪亮的鐘聲方歇，笙鼓立時齊鳴，七彩煙花漫天飛舞。

　　就在此時，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五殿殿門洞開，五隊紅衣喇嘛，每隊兩排，每排十二人，序列而出。喇嘛各持法器，貌相莊

嚴，低首垂目，口誦佛號，緩緩自各殿向會場行來。所經之處，上空飛落雪白鮮花，道旁生出朵朵紅蓮，蓮萼之上，青煙嫋嫋。

　　一時梵唱大起，檀香飄聞，信眾無不伏地膜拜，口誦佛號。喇嘛走到會場四週，圍成一圈，地上又生出青蓮，喇嘛一一趺坐。

　　各喇嘛坐定後，火星移民三十週年慶祝及祈福弘法大會正式開始。無法避免的，是一些繁瑣的例行公式。待主持者趙維森博士

致開幕詞後，來自地球的人類議會議長代表史德爾邁博士，及各界貴賓代表，一一致詞完畢，大會已過了一個小時。

　　然後是祈福法會，由第一尊者瑪爾巴主持，三百餘喇嘛僧眾讚禮，鮮花雅樂，唪經禮佛，儀式極其莊嚴隆重。

　　到了十一時，教主洛桑巴登台，捻香端坐蒲團之上，口誦佛號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，眾善知識，貧僧洛桑巴，謹奉我佛《金剛般

若波羅密經》，經云：『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』菩提自性，直了成佛。今日有此殊緣，願與眾善

知識同沐佛恩。」

　　洛桑巴教主開示完畢，在梵唱聲中，九大護法袒肩露臂，起身越座，列隊緩步而出。九大護法先向眾貴賓行禮，再向洛桑巴教

主膜拜，然後並排列坐在台前。

　　在西席一位身材高大的喇嘛，首先發難：「上師本屬密宗，今公開棄密從顯，此舉不異欺師滅祖！」

　　教主合十說：「阿彌陀佛！老衲僅知我佛之教，不知欺何師、滅何祖？」

　　這句話本是無需解釋的老話頭，佛教源起於釋迦牟尼佛，遵奉其教誨自是不二法門。至於歷代宗祖思想的變革，導致了各宗各

派的分歧，早就令佛門弟子無所適從。教主此答甚妙，若要說到欺師滅祖，自當去責問那些背離釋迦牟尼原旨的倡議者。

　　那喇嘛知道洛桑巴有備而來，便不再採取迂迴路逕。

　　「上師當知我密宗係承自『大日如來』。」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大日如來是法身佛，恕老衲修持不精，連我佛之應身尚未得見，不敢妄言法身。」

　　嚴格說來，法身佛才是佛的本尊，然人在未成佛前，只能透過應身佛的教誨，以達到晉昇佛體的境界。然而人性急功近利，貪

圖捷徑，便宣稱以秘奧大法，立可即身成佛。洛桑巴不做答辯，僅言修行須腳踏實地，不作妄想，其實就是最佳的註腳。

　　這話說得一針見血，那個發問的喇嘛也自知落入下乘，不再說話。

　　時南側有一出家人，雙手合十，起身問道：

　　「敢問上師對『樂空雙修』的見解如何？」

　　佛教在公元七世紀時，能大行於印度，密教可謂功不可沒。由於佛門大開，最初被釋迦牟尼佛斥為「外道」的婆羅門教徒，都

搖身一變，成為佛教中堅分子。為了迎合廣大信徒的需求，各種咒語都被採入經典。晚期「左道密教」更進一步吸收了民間多神信

仰的特色，形成「曼荼羅」組織。到了第八世紀，密宗傳至東印度，又融入了印度教性力崇拜的形式，以男女雙身修法，作為成佛

的手段。

　　所謂「樂空雙修」，是指修行者可以從男女性交中得悟成佛。對愚民而言，這毋寧是天大的好消息。既能享受性慾之「樂」，

又可得成佛之「空」，自欺欺人一至於此！這正是密宗素來為正派人士所詬病，又深為邪門外道所樂從的根由。

　　「恕老衲寡聞，大藏經三千部，未聞有此一說。」紅教教主以四兩撥千斤的手法，輕輕鬆鬆的一語帶過。那就等於公開宣稱，



紅教已經脫密入顯，除經典之外一概不認。

　　又有一喇嘛越眾而出，跪拜頂禮問道：「請上師裁示，大圓滿法修持要義如何？」

　　「大圓滿法」原是寧瑪派最主要的，而且也是特有的修行密法。與噶舉派密法的「大手印」同稱藏密雙寶。大圓滿法認為心體

原本純淨，修習只為遠離塵垢，順其自然。而大手印則要求修行人專心一志，一心不亂，持之以恒。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』是也。」

　　那喇嘛聞言，歡喜頂禮而退。

　　這些問答早已惹惱了一位穿白色罩袍的修行人，他以洪亮的嗓音，大聲說道：「老和尚之言差矣！金剛乘中依五禪那佛的五種

智慧：大圓鏡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、法界體性智，雖食肉、飲酒、性交，皆可達到菩提性。」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老衲僅知明心見性，不知其他。」

　　「那麼和尚太也孤陋寡聞了！」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」

　　洛桑巴高掛免戰牌，一任那位修行人咆哮如雷，怎奈聲音控制在大會手上。只要啟動音障，在上千人的廣場中，就算喊破喉嚨

也無濟於事。

　　這時在南側一位身著太空裝的中年白種女子，起身說道：「釋迦牟尼也崇尚咒術，老和尚，你又有什麼說詞？」

　　「請恕老衲無所聞。」

　　「老和尚不能說不知道《雜阿含經》吧！」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據老衲所知，經雖為我佛所講，但書者難免有誤。史載小乘經典結集三次，多為口說，連阿難尊者時代，尚親聞

人將《阿含經》中『不解生滅法』誤做『不解水老鶴』者，何況今日！」

　　那女士恨聲道：「老和尚，你枉為一教之主，說話不負責任！竟敢出此狂言！」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我佛所說經句，凡千萬言，若記載者有三兩謬誤，自是難免。」

　　說罷，東側響起了一片掌聲，歷久不息。那女士知道再辯下去，也不過是犬兔之爭。教主已經表明，經中難免會有謬誤，那等

於承認有錯。這個面子賺得大了，女士環顧左右，昂首挺胸地坐了下來。

　　接著，又有一位頭戴黃帽的喇嘛，頂禮問道：「嗡嘛呢叭咪吽，這六字真言，教主可相信否？」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這六字真言又名觀音六字大明神咒，實則為五種『心』的狀態。『嗡』字代表佛心，指我佛慈悲喜捨之本意；

『嘛呢』代表寶心，指修者應珍攝自重；『叭咪』代表蓮花心，要純潔不染；『吽』代表金剛心，是堅持不變。合四種心乃成清淨

不染之自性，即為羯磨心，共為五心。換言之，持誦此六字真言時，常保此五心，終有能證自性菩提之日。以老衲所知，此非咒

語，而是真言。」

　　「果如教主所言，那『六大為體』、『三密為用』也無意義了？」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善知識，佛法本無法，只惜人迷於六賊，不識本來。『六大為體』乃指『地、水、風、火、空、識』等宇宙所具

之本態。數千年前，科學未萌，即令我佛已知原子分子等粒子結構，亦無由令眾生領悟。為方便故，遂概括言之，使修行者知有此

六大本體，以免墮於無知。三密係指『身、口、意』，人之行為源自『意』，出於『口』，行其『身』。修行者須心志專一，使無

旁騖，是稱『意密』；口誦真言，使不多舌，即是『口密』；手結印契，得免惡行，謂之『身密』。

　　「善知識，『宗』者，室中所示也，『教』者，使明也，宗教者，使明人生真道。萬教是一，萬法是一，萬神亦為一。佛法本

無密、顯，亦不分頓、漸，更無所謂出家、在家之別。神佛是一，一非億萬，一念不迷即為佛，億萬法門是謗佛。紅教原出密宗，

今已返本歸元，為示有別，改稱紅衣教。」

　　此時東側有一黑衣人出現在螢幕上，原來便是天蠍長老，他神情倨傲地說：「不錯！萬教為一，此一即為我基督教！萬神是

一，此一即是我主耶和華！萬法是一，此一是為聖經！教主既知此理，何必再提倡什麼紅衣教？」

　　此言一出，全場大嘩。洛桑巴雙手一舉，立刻接口道：「施主言之有理，未知施主曾食『青稞』否？」

　　「我的食物很單純，只有牛奶麵包。」

　　「施主曾穿袈裟否？」

　　「不必，我這袍子很舒適。」

　　「施主已自釋其理，人之生活環境有異，真神亦各有其表徵。若所宗所教者為真理，真理為一，是同，不必介意表徵為基督或

為佛。若所宗所教者僅為表徵，表徵由萬及億，既為異，自是爭執永無已時……」

　　在迷宮一般的地下竇穴中，黑金剛與千奇等人正仔細地搜索摩爾的蹤跡。但因熔漿溫度甚高，無法借助儀器，眾人找遍了大小

裂縫，依然徒勞無功。

　　黑金剛急得跳腳，最後不得已，只好通知莎莉向寺方求援。

　　莎莉說：「老大，教主正在弘法，正主兒一個都不能來。找不到算了吧，說不定摩爾早走了，找也是白找。」

　　「那怎麼行！他們就是要在教主弘法的時刻炸山的，目前正是緊要關頭，他們是背水一戰，怎能不防？」

　　「老大！摩爾是什麼樣兒呀？能不能讓我見識見識！」

　　黑金剛如夢初醒，敲了一下腦袋說：「我真糊塗！連對方是什麼模樣都不清楚，在這裡瞎找了半天！說不定這滑頭混在喇嘛群

中，我們也認不出來呀！」

　　黑金剛立刻通知電腦，將摩爾．阿希哈的影像顯示出來。卻聽電腦回答說，根本沒有這個人的任何資料。

　　黑金剛正急得抓耳撓腮，顯示屏幕上出現了尊者米拉日巴，他仍舊諯坐在主席台前。只是嘴唇略動，說：「老衲擔心眾位施主

找不到摩爾，現在已經請來幫手，這位施主叫李不俗，和他同來的還有文祥和胡妁兩位施主，辛苦各位了。」說完，米拉日巴的影

子即行淡去。

　　莎莉說：「老大，看見沒有，到底還是出家人利害。」

　　格瑞達噘著嘴說：「哼！出家人只有這一點利害！」

　　說時，文祥等三人已在一喇嘛的護送之下來到。大家先問了好，黑金剛和李不俗一握完手，就笑說：「去年的今天你在何

處？」

　　李不俗一楞，想了想，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不記得了。」

　　黑金剛又說：「自己人？」

　　李不俗忙笑說：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」

　　黑金剛臉色一變，迅雷不及掩耳的反手一扣，抓住了李不俗的脈門，厲聲問道：「你快說！這手語是誰教你的？」

　　李不俗痛得大叫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是……一個叫阿……阿不都拉的人教的！」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他人在哪裡？」

　　李不俗說：「在地球上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他為什麼教你？」



　　李不俗說：「有一次我們一起喝酒，他說會這種手語佔很多便宜！」

　　文祥忙打圓場說：「這有什麼關係？我也會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你不知道，這套手語很複雜，你會的那一種只表示是自己人，你的立場與我們一致。他會的這種層級很高，是情

報人員用的，但是他卻不能回答暗語，可見是假冒，或者是有人洩漏了機密！最近我們的機密不斷流失，正是他這個層級，我不能

不詳細追究！」

　　李不俗忙說：「我只用過幾次，可是一點便宜都沒有佔到！」

　　黑金剛放開了李不俗，沉吟半晌，對千奇說：「看來他說的是真話，否則怎敢用這個來耍我？難怪最近問題百出，回去以後要

全面檢討，重新設計。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先不要討論這個，還是找摩爾重要。」

　　黑金剛交待李不俗道：「以後你不要再用這種手語，免得自找麻煩。」

　　經過這一連串打擊，李不俗總算體認到，這一切麻煩都起於自己人生目標不確定。東沾沾西惹惹，從來沒有定下心來，什麼都

是一知半解，似懂非懂。黑金剛這麼一說，他倒是真心認錯，誠懇地說：「我知道錯了，謝謝你！」

　　黑金剛又問他：「你認識摩爾？」

　　李不俗點點頭。

　　黑金剛問：「他是什麼樣子？」

　　李不俗說：「他大概是巴勒斯坦人，皮膚微棕色，眉毛又粗又濃，臉形瘦長，身材和我差不多，比我胖一點。」

　　這兩天文祥可說是遭遇離奇，尤其是昨天一整天是怎麼過的，自己竟然一點都記不起來。剛才被分配在南座，聽了半天佛法，

一腦子的疑竇，但是在會場上又不便多問。雖然可以用指語問文娃，無奈想問的太多，簡直不知道從何說起。

　　現在又被請到這個地洞中，身上雖有恒溫衣護體，臉上卻被熔漿烤得熱不可當。這些抓人的事他一點興趣都沒有，便自個兒走

到一旁，準備和文娃好好談談。

　　他走到洞穴的一角，坐了下來。先試探地問文娃：「妳能說話嗎？」

　　「現在可以了。」文娃的回答令文祥精神一振。

　　「這幾天我真不知道是怎麼過的，還是在月球上好。」

　　「我也一樣。」

　　「妳也一樣？」

　　「是的，直到現在，我還是覺得有兩個我。」

　　「怎麼回事？難道妳也會精神分裂？」

　　「我不知道，我是說『這個我』不知道。」

　　「奇怪！是不是佛法聽多了？」

　　「可能吧，我一直在想，『我』是誰？後來，我發現有兩個我，一個無所不在，海闊天空，好像是宇宙的一部分。另外一個我

呢，就在這個山洞裡面。」

　　「當然哪，在山洞裡的妳，正在跟我談話呀！」

　　「不是，在山洞中的『我』很神秘，而跟你談話的『我』，是外面那一個。」

　　「不對吧！跟我談話的應該在我手腕上。」

　　「不，那個『我』在前面那個洞窟的半空中。」

　　「不可能，妳怎麼會在那裡？」

　　「我在虛擬實境裡。」

　　「哈！總算連電腦都上了虛擬實境的當了。」

　　「不！我知道那是虛境，是人被騙了！」

　　「好！我不跟妳爭！至少我聽到妳的聲音就滿足了。」

　　這時，千奇走到文祥面前，對他說：「你在這裡幹什麼？快來幫忙！」

　　「我能幫什麼忙？」

　　「誰知道？尊者派你來，一定有道理，我們正在捕風捉影！」

　　「捕風捉影？」

　　「我們在找一個人，名叫摩爾，他能控制電腦！我們知道他在這個洞裡，可是找了幾個鐘頭，石頭都翻遍了，卻不知道他藏在

哪裡！」

　　文祥心中一亮，立刻問文娃說：「文娃，告訴我，洞中的妳在哪裡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你往前走，我給你帶路。」

　　文祥便對千奇說：「跟我來，我知道在哪裡！」

　　會場上辯論仍烈，只見南座的孔無咎站了起來，說：「老和尚說得好，在下孔無咎，來到寶山，以詩會友。在這裡且送上一首

韋莊的〈金陵圖〉，請老和尚指教。

　　「江雨霏霏江草齊，六朝如夢鳥空啼。

　　「無情最是臺城柳，依舊煙籠十里堤。」

　　這首詩充滿前朝遺老的感歎，係以詩詠畫，以景喻情，有弔古憂今的意味。作者韋莊是唐朝遺民，對前朝有很深的懷想。

　　詩詞最奧妙之處，在於「橫看成嶺側成峰」，因個人的立場，而有天南地北的不同境界。孔無咎在這裡賣弄，當然有他的目

的，但是能有多少效用，那也只有天知地知了。

　　「江雨霏霏江草齊」是動態的景，「霏」字是「雨非」組成，指雨雪難分之狀。江南由下雪到下雨的時節，已經過了一段時日

了，以致江草叢生。用這個動態的風景，可以描述各種截然不同的狀況。家國當然是最直接的，人生也在其中，此外，如人的觀

念、感觸等等，只要涉及到變動，而且江草齊生者，都算得上。孔無咎顯然是有備而來，他選這首詩，無非是暗諷宗教早已式微

了，過去的已然過去，時機不再了。

　　「六朝如夢鳥空啼」說得更露骨了，六朝是指在江南建都的吳國、東晉，以及南北朝的宋、齊、梁、陳。這些小國都不成氣

候，國勢弱，國祚短，如同夢境一般地過去了。當然可以說孔無咎在諷刺各教派的盛衰興亡，但又何嘗不是點破人生呢？夢已去，

鳥兒還在啼鳴，豈不是一切枉然？

　　「無情最是臺城柳」，臺城，一說是在玄武湖的雨花臺處，又稱「苑城」。六朝皆在此建都，那時楊柳依依，一片榮景。若以

臺城柳比喻信徒，其情其義無不建立在各自的利益上。百姓為了生存，有誰記得當年的亡國之君？信仰交替，教義更迭，一切但看

勢力消長。人人追求自我的福田，有幾個不是今日拜倒佛祖前，明天再看基督面？

　　「依舊煙籠十里堤」說得最是透澈，千古風流人物，在舞台上扮將做相。看來看去，依舊是一團烏煙瘴氣，籠罩在十里長堤之



上。宗教又有什麼不同呢？換湯不換藥，爭來爭去，完全沒有新意。

　　這首詩原不難懂，而且有景有畫，情意盎然。但是洛桑巴本非漢人，兼以詩文另有領域。一個出家人，就算佛學通玄，也未必

有高深的文學造詣。孔無咎此舉，表面上是以詩會友，實際上是要將洛桑巴一軍。

　　在場人士多半是有頭有臉的政教人物，對吟詩唱詞可說一竅不通。更兼以大部分宗教界人士，多將詩文視為雕蟲小技，哪裡比

得上探索宇宙本體、人生真相重要？更糟糕的是，電腦空有龐大的資料庫，一遇到詩詞，每每隔靴搔癢，無力可施。

　　因此，孔無咎此舉，宛如引爆了一顆炸彈。首先是東側叫好之聲不絕，繼之則見西側人人交頭接耳，個個愁眉苦臉。

　　洛桑巴是一教之主，身負佛教改革重任。對他個人而言，不懂這首詩算不上多大的羞辱。但是，大會經由網絡，現場轉播到世

界各地，眾目睽睽之下，如果沒有一位教徒挺身而出，那才是佛教界莫大的羞辱。

　　就在此時，螢幕上出現一位矮小的中年婦人，她簡簡單單地說：

　　「三日入廚下，洗手作羹湯。

　　「未諳姑食性，先遣小姑嘗。」

　　唸完了她就坐下，既不報姓名，也不說作者。

　　這也是一首唐詩，作者為王建，詩名〈新嫁娘〉。

　　這首詩以新嫁娘比喻入仕新官，心懷謙遜，素行謹慎，誠惶誠恐的形像，令人不由得要疼惜三分。

　　但是引用這首詩厲害的一招，在於最後一句的「先遣小姑嘗」。孔無咎所誦的最後一句是「依舊煙籠十里堤」，這首詩是說，

請先嘗嘗看，告訴我滋味如何？孔無咎用詩來考洛桑巴，這婦人則拿佛理來考孔無咎，是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。

　　孔無咎當然懂，他也懂一談到佛理，他就無從賣弄了。但是他一點也不擔心，古今疑難的詩詞多不勝數，他隨口背上一兩首，

就夠大家忙上半天了。

　　「不公平！這是文化歧視！」

　　立刻就有一個黃面孔，搶著要回答，這時畫面立刻分割為二，至於聲音，則由觀眾任意選擇。只聽有人喊道：「我們反對宗教

歧視！」

　　立刻就有第三個、第四個來賓由網絡中登上螢幕。一時之間，畫面不斷分割，每個影像都已小到難以分辨。但是來賓熱情不

減，誰都不肯退出，到最後個個吠影吠聲，影像變成亂數，誰也看不清了。

　　接著便有人開始鬧場，在高分貝的廣播下，當第一個人扯大了嗓門高喊時，第二個人必然嘶叫得更兇。也難怪，人在死命叫囂

中，能得到極大的快感。於是，此起彼落，吶喊嘶叫之聲不絕於耳。

　　一陣黃色煙霧，突然在東側賓客席中散出。但見漫霧中人人掩鼻飛奔，那淡黃煙霧擴散得極為快速，頃刻間，一股臭味令人腸

翻欲嘔。

　　這不過是瞬間之事，但見頂篷上祥光一現，便有無數冰綃蟬翼、身著仙衣的天女，站立在若隱若現的白雲上端，各人手持一個

小小的花籃，手一輕揚，就見滿天奇光異彩的鮮花，緩緩飄墮。此時祥光瑞靄，雲蒸霞蔚，梵唱隱隱，仙樂飄飄，縷縷淡雅的檀香

縈繞環迴，眾人只覺得心寧神和，那股臭味早消弭於無形。

　　由於發生得太快，除了東側的賓客，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究裡，一個個被天女散花的奇景所懾，無不膜拜唄贊，有人甚至感動

得熱淚盈眶。

　　場中也有不少人，一時還反應不過來，產生了真假不明的尷尬場面。幸而寺方早有防範，很快就有喇嘛將這些遊魂，陸續帶到

一旁治療。

　　不一會，祥雲四合，天女漸漸隱翳。未幾，風流雲散，只留下一片晴空。

　　在山洞中，千奇等一夥人跟在文祥身後，文祥則隨文娃的指示前進，眾人走到一個高穹廣衍的大洞。文娃說：「我就在你的正

前方，距離十五公尺，仰角二十度。」

　　文祥抬頭一望，那裡黑忽忽的一片，他向黑金剛重述了文娃的話。

　　話未說完，一道火光突然從前面黑暗處向他襲來。眾人來不及反應，卻見一片金光從文祥的右腕幻起，與那火光一接觸，噹的

一聲，一塊頑鐵掉落地上。

　　黑金剛舉手疾揮，洞中光明大放，電離網立即把整個洞穴密密封閉。黑金剛又下令：「撤消虛擬指令！」

　　不料電腦並無動作，眾人眼巴巴地望著前面，卻是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　　文娃對文祥說：「兩個我意見不同，一個我控制了行為模組，一個我負責思考。該怎麼辦？聽哪一個我的話呢？」

　　這時人人屏聲斂氣，在電離網的籠罩下，洞裡除了眾人輕微的呼吸聲，連孔隙呼呼而過的風聲都聽不到了。文祥不便再和文娃

說話，便改用指語輸入：「那一個妳算妳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奇怪！現在我突然很清楚，另外一個我不是我。」

　　文祥繼續用指語問：「那是誰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在『淺層記憶』中，有兩個『我』的資料區，每件事都有相反的意見。但是你改用指語後，她一點也不懂！毫無反

應，現在只剩下一個我了。」

　　文祥用指語問：「妳能作主嗎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可以，她只是控制著行為模組不放，其實，行為模組完全在價值模組的自動管制下。只是她不斷地加強騷擾，在分

時多工主導下，自動系統完全失效！」

　　文祥想到一件事，便問文娃：「妳專心一意時，自動系統有效嗎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專心一事時，優先順序最高，分時多工就暫時停止了，這時全靠自動系統運作！」

　　文祥靈機一動，說：「妳能唸『阿彌陀佛』嗎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做什麼？你要我信佛？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妳相信我嗎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當然！不然我還有誰可以信任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妳就照我的話做！妳專心唸『阿彌陀佛』試試看！等我也唸了，妳再停止。」

　　話剛說完，文祥耳中就響起連綿不絕的「阿彌陀佛」。文祥要求黑金剛再度下令，叫電腦撤消虛擬指令。

　　這次顯然有效，虛擬指令撤消後，摩爾果然坐在前面一塊有如龍首騰空的巨石上，正忙著操作鍵盤。

　　黑金剛一見，大喝一聲，舉起金剛杵，就向摩爾揮去。

　　摩爾發現電腦已不受他控制，又見黑金剛擊來，忙不迭跳下巨石。這時人人奮勇，轉眼便將他團團圍住，摩爾見大勢已去，這

才俯首就擒。

　　文祥見摩爾被擒，才對文娃說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總算耳根清靜下來了。

　　摩爾傲然地問：「你們是怎樣找到我的？」

　　千奇指指文祥說：「你問他吧！」



　　摩爾根本不看文祥，只望著前方，說：「不是和尚也唸經！你老實說，你是怎麼控制電腦的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只是有點好奇，看看電腦唸『阿彌陀佛』是不是也能專心？」

　　摩爾冷笑道：「能嗎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看來是可以，原先你侵入了電腦的意識，電腦有了兩個自我，產生了對立矛盾。我假設她和人一樣，只要一個

『我』能專心唸『阿彌陀佛』，另一個『我』就起不了作用，結果你就被趕出來了。」

　　摩爾一聽，不由得火冒三丈：「就憑這個？我幾十年的苦功，居然敵不過『阿彌陀佛』四個字？」

　　文祥搖頭說：「不是因為『阿彌陀佛』四個字，協巴多杰尊者曾告訴我，多唸『阿彌陀佛』可以使心志專一。我一直在想這個

問題，尊者說得不錯，其實只要能專心，就是唸『摩爾』兩個字也可以。」

　　摩爾喝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阿彌陀佛已經不在了，看我摩爾的吧！」說罷，他突然抬起左腳，腳後跟用力往地上一蹬。頓時洞頂

光明如轟霞流電，接著一聲雷起，地震洞搖，山石群飛……

　　會場好不容易才安靜下來，「阿彌陀佛！」洛桑巴又出現在螢幕上，他正要開口，忽然「轟隆」一聲，大地怒撼，主台正前方

的一片空地突然陷落，驟然上噴的火紅岩漿，正四下迸濺。一時間火光熊熊，烈焰騰空，形形色色的彩絲，疾如閃電般東突西竄。

會場上一片驚叫，分不清所見是真是假！

　　這時，九位尊者口宣佛號，各結手印，同時立起，座下紅蓮突然暴長，各兜著一團煙火，宛似九片彩霞，迅即散開。眾人一見

下有烈火薰蒸，上有蓮台飄舞，九位大羅金仙環列空中的奇景，莫不瞠目結舌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　　這時，洛桑巴從容起身，雙手一揮，但覺遍地金光，耀目難睜。同時金鼓大作，與地底風雷之聲相互交加，令人耳目應接不

暇。倏地，金光收處，眾尊者已然隱去。眼前是一個滿佈翠荷紅蓮的水塘，波色粼粼，清香陣陣……
　　眾人正自驚疑不定，突然景像又變，皚皚的白雪，雄偉的山峰，深峭的流水，蓊鬱的林木，滿山的牛羊，陣陣的情歌，正是那

西藏高原的好風光。
　　曲終人醒，大會宣佈：「各位來賓，慶祝大會在此圓滿結束，十二殿前的草坪上，備有茶點。敬請各位佳賓，自由享用，稍事

休息……」

　　在地洞中，阿孟旺正控制著一道形如網兜的彩幕，將摩爾方才引爆的炸彈全部罩住。黑金剛等人則忙著指揮機器人，極力穩定

那些搖搖欲墮的山石。

　　突然間，一道柔和的祥光閃過，檀香吹拂，梵聲陣陣。教主洛桑巴出現在一座蓮台之上，他身後環立著八位護法，個個面帶微

笑，手結印契。

　　此時，一陣輕霧微帶涼意，由各個洞竅慢慢攏來。不一刻，洞中景色大變，等到雲霧散盡，眾人一看，已經在大經堂的頂樓。

　　教主合十，對摩爾說：「摩爾施主，事到如今，難道你還不回頭？」

　　摩爾見教主施展移地大法，擺下這個排場，知道以自己的能力，絕對討不了乖。話說回來，要他忍下這一口氣，畢竟也不是易

事。他正在尋思對策，沒想到教主直截了當的說出來，不由得楞了一楞。

　　停了一會，發現全場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，摩爾只好硬著頭皮說：「敗軍之將不敢言勇，老和尚要怎樣處置，就請便罷。」

　　教主笑道：「既不曾兵戎相見，又無所謂勝敗，施主不必著相。」
　　摩爾一時糊塗起來了：「難道我在做夢？」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施主說對了。」

　　摩爾搖搖頭，說：「不可能是夢，我努力了幾十年，費盡心血，如今功虧一簣，這絕對不是夢！」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施主幾十年的鑽研，所為何來？」

　　「我不相信電腦的智慧比人高！」

　　「施主以為智慧為何？」

　　一般人認為智慧就是聰明，摩爾雖然知道這種說法不正確，可是要他定義，卻也無能為力，一時之間，啞口無言。

　　教主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我佛說法數十載，『般若』即為智慧，意指『解脫諸苦，渡達彼岸』。人若不識人生之苦，則無彼岸可

登。電腦若不識眾生之苦，亦無彼岸可達。不論是人、是機器、是電腦抑或三千大千世界眾生，不識痛苦煩惱者，皆無智慧可言。

」

　　摩爾不服氣，說：「我能破解電腦的密碼，佔據他的意識區，讓他失去能力。要談智慧，我才是真有智慧的人！」

　　「朝露尚有片時光芒，施主此刻見到朝露否？」

　　「我不懂你那一套，至少我已經證明，電腦不是超人的神話！」

　　「天下本無神話，惟信不信、迷不迷耳。迷者於沙石山川、草木精靈，無一不信，神話於焉而生，美言之為宗教。持疑者自由
思維，追根究柢，雖不住於迷，於恒河沙數，無一可信，是為科學。實則眾生源於無知無識，雖神話亦為求知之始，唯不宜迷。科

學係所知之終，需莫大智慧，使返歸宇宙之本一。或迷或悟，生命過程實即考驗之機緣。施主考驗電腦，於施主又何嘗不然？」

　　「考驗？考驗什麼？」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此事非片言數語可盡，三十年前，老衲尚未移民火星，一日，不二老人突來造訪。他言及人生乃一體驗之歷程，

須度過災、情、名、利、權、貪六道關口，且須得贊成、反對、有道、無道、群體、個體等六種客觀見證，始稱圓滿。

　　「不二老人為其電腦設計此十二種考驗，各有機緣主其事。為彰顯眾生平等，又須慎選一平常人，同受考驗。

　　「電腦之災關，始自服務人類社會，覺於摩爾施主之破壞。人之災關，以出生為始，逮能自我認知即為覺。蓋人之始生，判斷

不足，動輒得咎，故謂之災。眾生一錯再錯，錯而不覺，即為愚。不知不覺者，既愚且昧，即為關，合兩者即災關也。

　　「老衲曾交與文祥施主佛珠一串，十二粒佛珠象徵十二道難關，每過一考驗，即有一珠轉呈晶瑩。俟十一粒率皆澄澈明潔，文

施主尚須前來敝寺，彼時若通過最後一關，電腦暨人均將獲得無上智慧，同登彼岸。」

　　摩爾問：「那個平常人是誰？」

　　教主洛桑巴說：「阿彌陀佛，眾生平等，未必定為某人。」

　　摩爾道：「憑什麼知道這就是考驗呢？」
　　教主說：「此乃天數，惟不二老人有言，龍符問世之日，即為考驗之始。」

　　摩爾問：「什麼龍符？」

　　教主手一揚，一片圓光中，出現一個「己」形圖案，說：「此圖騰原象蛇形，漢民族將之設計為圖案，以龍符相稱。不二老人

將此圖置於電腦程式一入口區，並告知老衲，龍符出世之日，即十二道考驗之期。」

　　摩爾大驚失色，呆楞了半晌，吶吶地說：「怎麼回事？原來我被利用了！」

　　教主點頭道：「施主破解不二老程式，必先觸及此圖，圖形最直接，眼見即識。不二老深悉人性，知施主得此圖，必以之炫

人。故云此圖問世之際，即表電腦災關已啟。」

　　摩爾說：「可是這幅圖是我從電腦裡抄出來，然後假冒河圖洛書，向外公佈的呀！怎麼又有人說是從外太空傳回來呢？」



　　教主說：「不二老人妙算莫測，恕老衲不知。」

　　摩爾又問：「那麼，電腦通過災關了嗎？」

　　教主說：「不二老以災關相委，出家人慈悲為懷，今施主已在此地，且當局已明『我相』。以老衲之鄙見，電腦災關已竟。」

說罷，室內一陣異香撲鼻，文祥腕上的佛珠忽放祥光，眾尊者無不合十稱善。

　　良久，祥光漸漸消散，佛珠也恢復原狀。

　　文祥再注目一看，十二粒中果然有一粒清澈透明，光瑩欲滴。文祥知道教主已肯定了電腦的作為，自己是中間人，自應代電腦

致謝。他立刻拜倒在地，說：「感謝教主。」
　　「施主請起，切記尚有十一關，任何一關窒礙未通，即是功虧一簣。」

　　「尚請教主垂示，此十一關主持者何在？」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，十一為一，一亦十一，外覓無功，不如求己。」

　①鐵棒喇嘛：藏語為「格古」，乃寺院之執法者，糾察寺僧之行止。因其手執一根鐵棒，漢人呼為鐵棒喇嘛。按火星紅教之「格

古」當指第六尊者阿孟旺，此處乃胡妁對該喇嘛之戲稱。

　②堪布：原為喇嘛教中主持授戒者的稱號，後通稱寺院或學校之高級行政官。

　③仁波切：活佛之譯音。

　④見蘇軾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。

　⑤讀者若有興趣，請參閱拙著《易經明道錄》第四十九頁，時報出版社發行。

　⑥哈達：用棉布或綢緞織成的絲巾，長約半公尺，藏民凡須表示敬意的場合，如生子、求婚、迎親、弔喪、法會、迎賓等，都要

獻哈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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